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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行」與「文殊願」 

──文殊、普賢二聖信仰探源 

臺灣「佛教圖像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賴文英 

摘 要 

文殊與普賢常見於大乘經典中諸大菩薩之列，或為菩薩眾之上首，學界對二

者的討論，多從「華嚴三聖」的角度來論述。然而「華嚴三聖」信仰在唐代才確

立，文殊、普賢二聖信仰則並非在唐代才形成。文獻表明至遲在 6 世紀前後，文

殊、普賢二聖信仰已經形成，並且是佛教徒發願禮懺以求佛道的菩薩行者之代表，

唐代澄觀《三聖圓融觀門》完成之前就有文殊、普賢對應出現的造像。 

綜合本文所論，《文殊師利發願經》的「普賢行」與「文殊願」反映文殊、普

賢二聖信仰的最早型態，雖以文殊為經名，實則內容相當於普賢十大願，並稱讚

普賢行。直到初唐之時，普賢、文殊仍被視為大乘菩薩願行之代表。 

隨著華嚴思想的成熟與發展，唐代譯本從「文殊發願」變為「普賢行願」，不

僅反映普賢信仰的提升，也代表華嚴體系「普賢法門」的建立。此一法門以念佛

三昧為基礎，不以往生淨土為究竟，而志願嚴淨佛土，樹立華嚴菩薩行之典範。 

關鍵詞：普賢行、文殊願、文殊師利發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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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與普賢常見於大乘經典中諸大菩薩之列，或為菩薩眾之上首，學界在討

論二者的關係時，多從「華嚴三聖」的角度來論述。「華嚴三聖」在初盛唐之際由

李通玄提出「三法一體」並在澄觀「三聖圓融觀」的推動下已然成形，然而「華

嚴三聖」信仰在唐代才確立，文殊、普賢二聖信仰則並非唐代才形成。目前關於

中國初期華嚴的研究尚有許多模糊地帶，對文殊、普賢二聖信仰的探索有助於理

解「華嚴三聖」的根本思想。本文從圖像發展的觀察和文獻的解讀入手，對文殊、

普賢二聖信仰做一探討。 

一、文殊、普賢圖像發展之相關問題與思考 

文殊、普賢的圖像組合何時形成？如何形成？在美術史研究上尚無定論。若

無坐騎或持物等可資辨識身分的特徵，或者藉由題記的說明，文殊、普賢的形像

與一般菩薩無異，難以判斷其身分。關於文殊、普賢的圖像發展已有諸多討論，

其中引發的相關問題值得深思。 

首先，現有的資料顯示，「三聖圓融觀」形成之前就有文殊、普賢的圖像組合，

是否與華嚴有關？ 

如炳靈寺第 184 窟（老君洞）先後清理出兩鋪壁畫，學界將其年代訂在北魏，

均是佛與菩薩的組合，佛為坐姿，菩薩為立姿。其中位於東壁門北側的一鋪由上

至下分三段，第二段繪有三組二佛，並穿插著菩薩為脇侍，榜題有部份可識讀，

從右至左為觀世音菩薩、二佛（……牟尼佛、……佛）、文殊師利菩薩、二佛（東

方□僂孫佛、□葉佛）、普賢菩薩、二佛（無題名）。簡示如下： 

…
… 

普
賢
菩
薩 

東
方
□
僂
孫
佛 

□
葉
佛 

文
殊
師
利
菩
薩 

…
…
牟
尼
佛 

…
…
佛 

觀
世
音
菩
薩 

從圖像的表現來看，文殊菩薩面向另一側，與另一側的二佛關係更緊密。此

鋪壁畫的文殊、普賢是否形成對應關係仍有可議空間，但明顯與華嚴三聖無關。

（圖一）1 

                                                 
1 甘肅省博物館、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炳靈寺石窟老君洞北魏壁畫清理簡報〉，圖版柒-3。張善慶

在〈馬蹄寺千佛洞第 8 窟法華造像觀世音菩薩圖像考〉一文討論此組圖像時，認為是文殊與觀世音

搭配，共同作為釋迦、多寶的脅侍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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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四川成都的「北周文王之碑」，建於 557（北周孝閔帝元年），從其碑首所

題可知是強獨樂為文王造佛道二尊像，並為其立碑，碑首題「北周文王/之碑/大

周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都散騎常/侍軍都縣/開國伯強/獨樂為文/

王建立佛/道二尊像/樹其碑/元年歲次/丁丑造」，題記中云：「為王敬造佛二尊寶

堂，藥王在其左，普賢在其方，文殊師利挾侍兩葙。」（圖二）2 依題記描述，所

造「二尊」為佛尊與道尊，而「藥王」在主尊左側是無疑的，「普賢在其方」未指

出普賢的明確位置，「文殊師利挾侍兩葙」說明文殊在佛、道二尊中間作為兩葙的

脇侍，因此普賢所在之方應該就是主尊的右側。3 故其造像配置關係從左至右為：

藥王－道尊－文殊－佛尊－普賢，依此配置，佛尊兩側為文殊與普賢，雖然學界

對現存之碑是否原碑提出質疑4，但碑文所記之事有史可徵，日本學者小島彩認為

此碑文所記為文殊、普賢對稱表現最早的造像例。5 不論是否原碑，或為後代重刻，

碑文所載透露出四川地區佛、道信仰的特色，也說明在佛、道交涉時，普賢與文

殊是作為佛教主尊釋迦佛脇侍的代表。 

                                                 
2 見顏娟英主編，《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頁 161-162。 
3 「普賢在其方」有學者認為是「普賢在其右」之誤，但筆者認為「方」未必是「右」之誤，而是

有「在其方所」之意。 
4 薛登在〈北周文王碑及其相關遺跡辯證〉指出此碑非強獨樂所造原碑，為唐代重刻；榮遠大〈關

於北周文王碑的幾個問題〉一文則認為而是宋人根據《周文王廟碑》和《後周宇文泰紀功碑》殘碑

拓片，經續補之後重刻。 
5 小島彩，〈騎象普賢と騎獅文殊の圖像──中國におけゐ成立過程〉。 

圖一：炳靈寺老君洞東壁北魏壁畫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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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南北朝造像碑與畫像磚亦可見乘象與騎獅的人物，小島彩認為可能與

漢代以來騎獸仙人的圖像傳統有關，但不能確定為文殊與普賢。（圖三）6 

    
 

 

上述諸例文殊、普賢對應的圖像組合仍存在著爭議，而到初唐，二者的對

應關係較為明確，分別以騎獅和乘象的形象出現。654（高宗永徽 5 年）譯出的

                                                 
6 小島彩，〈騎象普賢と騎獅文殊の圖像──中國におけゐ成立過程〉，插圖 5、插圖 6。 

圖二：四川成都「北周文王之碑」及其拓片 

圖三：シカゴ美術研究所藏，西魏大統 17 年銘造像碑之騎獅人物（左）與騎象

人物(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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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集經》記載「金輪佛頂像法」7 以文殊騎獅、普賢乘象的形象將二者

對舉，此經為中印度沙門阿地瞿多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撮要鈔譯而成8，然而

在印度本土尚未發現相應年代的此類造像。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主室正壁龕兩

側分別繪有騎獅文殊與乘象普賢，建窟年代為 642 （貞觀 16 年），是現存最早

有明確紀年的文殊、普賢對應的造像例（圖四）9，比《陀羅尼集經》譯出時間

早，龕內主尊是一般的佛像，未具明顯身分特徵。此外，慧祥《古清涼傳》記

載五台山的中台之南有石室三間，內有釋迦、文殊、普賢等像，為儼禪師於 672

（咸亨 3 年）左右所修立，可惜今已無存，不能得知其形像。10 

 

 

 

   

                                                 
7 《陀羅尼集經》卷 1：「金輪佛頂像法……欲畫其像，取淨白疊若淨絹布，闊狹任意，不得截

割。於其疊上畫世尊像，身真金色，著赤袈裟，戴七寶冠，作通身光。手作母陀羅，結跏趺坐

七寶莊嚴蓮華座上。……其下左邊畫作文殊師利菩薩，身皆白色，頂背有光。七寶瓔珞、寶冠

天衣，種種莊嚴，乘於師子。右邊畫作普賢菩薩，莊嚴如前，乘於白象。」T18, no.901, p.790a23。 
8 《開元釋教錄》卷 8，T55, no.2154, p562c8。 
9 趙曉星提供。局部圖版見《敦煌石窟全集 2 尊像畫卷》，圖版 157、158。 
10 《古清涼傳》成書於 680－683（唐高宗永隆至弘道）年間，此「儼禪師」依慧祥所記，非

至相寺之智儼，年代亦晚於智儼 602-668）。《古清涼傳》卷上：「中台南三十餘里，在山之麓有

通衢，乃登臺者常遊此路也。傍有石室三間，內有釋迦、文殊、普賢等像，又有房宇、廚帳器

物存焉。近咸亨三年，儼禪師於此修立，擬登臺道俗往來休憩。儼，本朔州人也，未詳氏族，

十七出家。徑登此山禮拜，忻其所幸，願造真容於此安措。然其道業純粹，精苦絕倫，景行所

覃，并部已北一人而已。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雖人主之尊未參玄化，千里已來，莫不

聞風而敬矣。春秋二序常送乳酪氈毳，以供其福務焉。自餘勝行殊感，末由曲盡，以咸亨四年

終於石室。去堂東北百餘步，見有表塔，跏坐如生，往來者具見之矣。」T51, no.2098, p.1095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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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舉初唐圖像或見於文獻記載、或為現存實例，均有明確紀年，澄觀

撰《三聖圓融觀門》是 796 （貞元 12 年）11，以毗盧遮那（盧舍那）與文殊、

普賢合為「三聖」，而上述造像例說明「三聖圓融觀」成立之前，已出現文殊、

普賢對稱的圖像組合，但並未定位在華嚴體系。 

其次，學界的研究注意到文殊、普賢圖像組合與法華關係密切，如敦煌莫

高窟所見，初唐第 331 窟在東壁門上法華經變中即出現騎獅文殊與乘象普賢(圖

五)12。此鋪法華經變以《見寶塔品》多寶佛塔中二佛並坐①為中心，上方有前

來集會的釋迦分身十方諸佛②，多寶佛塔前有《普門品》中獻上瓔珞的妙音菩

薩③，多寶佛塔兩側為法華會上與會的大眾，除了比丘弟子之外，還包括文殊

菩薩、普賢菩薩④，以及《從地踴出品》中從地踴出的諸菩薩⑤、⑥。文殊和

普賢分別騎獅與乘象。 

                                                 
11 《佛祖歷代通載》卷 14，T49, no.2036, p.609b22。 
12 《敦煌石窟全集 7 法華經畫卷》，第 41 頁圖版；局部見同書圖版 37、38。 

圖四：初唐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正壁龕兩側分別繪有騎獅文殊與乘象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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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延續到中、晚唐的法華經變仍可見文殊、普賢。敦煌學者殷光明認為敦

煌石窟中趺坐佛與騎獅文殊、乘象普賢組合的三尊像，尤其是中唐以前、與法華

有關的，稱釋迦三尊像；中唐以來、與華嚴有關的，稱華嚴三聖像；圖像義理歸

屬上不明確者，則二者皆可稱。他同時也指出：「從犍陀羅釋迦三尊到我國華嚴三

聖的圖像轉變，實質上就是大乘菩薩思想的發展和變化，即由早期印度大乘上證

下化的菩薩思想，向我國華嚴三聖一體菩薩思想的發展和變化。」13 

文殊、普賢圖像組合與法華、華嚴的關係歸屬難遽下定論，但二者所代表的

大乘菩薩思想在法華與華嚴的交涉中確實起到了會通的作用。14隋代吉藏注解《法

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時，以《華嚴經》中「普賢顯其行圓，文殊明其願滿」15 

來說明法華、華嚴均是圓滿究竟的法門，將二菩薩在經典中的相互關係提點出來，

                                                 
13 殷光明，〈從釋迦三尊像到華嚴三聖的圖像轉變看大乘菩薩思想的發展〉，頁 1。 
14 賴文英，〈從文殊、普賢二聖信仰看中土法華、華嚴的交涉〉。 
15 《法華義疏》卷 12：「又《華嚴經》七處八會，普賢、文殊善其始；《入法界品》流通之分，此

二菩薩又令其終。所以此二人在彼經始終者，世相傳云：『究竟普賢行，滿足文殊願』故。普賢顯

其行圓，文殊明其願滿，故於諸菩薩中究竟具足，顯華嚴是圓滿法門。今說法華亦明文殊開其始、

普賢通其終，亦顯法華是究竟法。」T34, no.1721, p.631a18。 

圖五：初唐敦煌莫高窟第 331 窟東壁入口上方的「法華經變」及文殊、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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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文殊、普賢在華嚴的明確定位。吉藏進一步指出「所以二經皆明兩大士者，

欲顯華嚴即是法華。為直往菩薩說令入佛慧，故名華嚴；為迴小入大菩薩說令入

佛慧，故名法華。」16 雖以平等大慧之一乘法而言「華嚴即是法華」，然而在中土

早期的佛教發展，法華「為迴小入大菩薩說令入佛慧」的教法更具影響力，故討

論文殊、普賢二聖信仰時，不能忽略早期法華的因素，特別是文殊、普賢在法華、

華嚴二體系中的關係。 

圖像所反映的問題說明文殊、普賢二聖信仰不能單純以華嚴三聖的概念來理

解。印順法師曾指出文殊與普賢是舍利弗與目犍連的理想化，是釋尊的人間二大

弟子舍利弗與目犍連，融合天上的二大弟子梵王與帝釋，而表現為盧舍那佛的二

大弟子文殊與普賢。他並認為文殊、普賢融合了佛陀人間二大弟子舍利弗、目犍

連和天上二大弟子梵王、帝釋的德行，文殊與舍利弗、梵王，普賢與目犍連、帝

釋，有著相同或共通的特性，所以他們分別在人間、天上乃至華藏世界作為佛的

左右脇侍，以共同建設佛國。17 從聲聞弟子轉為菩薩，是從自度轉為度人的提昇，

文殊、普賢二菩薩作為大乘佛教智慧與願行的表徵，有其內在德行的信仰基礎。

吉藏對文殊、普賢在法華與華嚴的解讀對吾人思考深具啟發，其所引「究竟普賢

行，滿足文殊願」出自東晉佛陀跋陀羅譯《文殊師利發願經》，以下試從《文殊師

利發願經》為切入點加以分析。 

二、《文殊師利發願經》的「普賢行」與「文殊願」 

《文殊師利發願經》全經為五言偈頌體，四句一偈，共四十四偈，內容相當

於普賢十大願，而在最後歸結到文殊、普賢二聖，點出「普賢行」與「文殊願」，

茲將偈文整理，表列如下： 

1 

2 

身口意清淨，除滅諸垢穢，一心恭敬禮，十方三世佛。 

普賢願力故，悉覩見諸佛，一一如來所，一切剎塵禮。 
禮敬諸佛 

3 

4 

於一微塵中，見一切諸佛，菩薩眾圍遶，法界塵亦然。 

以眾妙音聲，宣揚諸最勝，無量功德海，不可得窮盡。 
稱讚如來 

5 

6 

以普賢行力，無上眾供具，供養於十方，三世一切佛。 

以妙香華鬘，種種諸伎樂，一切妙莊嚴，普供養諸佛。 
廣修供養 

                                                 
16 《法華義疏》，T34, no.1721, p.631a18。 
17 印順法師認為大智文殊與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大行普賢與神通第一的目犍連有共通之處，僅是

菩薩與聲聞的區別；又文殊的五髻童子相與梵天的五頂童子相，以及普賢乘六牙白象與帝釋乘龍王

所化六牙白象等，均表現出極大的相似性。詳見釋印順（善慧），〈文殊與普賢〉；釋印順，《初期大

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 466-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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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以貪恚癡，造一切惡行，身口意不善，悔過悉除滅。 懺悔業障 

8 一切眾生福，諸聲聞緣覺，菩薩及諸佛，功德悉隨喜。 隨喜功德 

9 十方一切佛，初成等正覺，我令悉勸請，轉無上法輪。 請轉法輪 

10 示現涅槃者，合掌恭敬請，住一切塵劫，安樂諸群生。 請佛住世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我所集功德，迴向施眾生，究竟菩薩行，逮無上菩提。 

悉供養過去，現在十方佛，願未來世尊，速成菩提道。 

普莊嚴十方，一切諸佛剎，如來坐道場，菩薩眾充滿。 

令十方眾生，除滅諸煩惱，深解真實義，常得安樂住。 

我修菩薩行，成就宿命智，除滅一切障，永盡無有餘。 

悉遠離生死，諸魔煩惱業，猶日處虛空，蓮花不著水。 

遍行遊十方，教化諸群生，除滅惡道苦，具足菩薩行。 

雖隨順世間，不捨菩薩道，盡未來際劫，具修普賢行。 

若有同行者，願常集一處，身口意善業，皆悉令同等。 

若遇善知識，開示普賢行，於此菩薩所，親近常不離。 

常見一切佛，菩薩眾圍繞，盡未來際劫，悉恭敬供養。 

守護諸佛法，讚歎菩薩行，盡未來劫修，究竟普賢道。 

雖在生死中，具無盡功德，智慧巧方便，諸三昧解脫。 

一一微塵中，見不思議剎，於一一剎中，見不思議佛。 

見如是十方，一切世界海，一一世界海，悉見諸佛海。 

於一言音中，具一切妙音，一一妙音中，具足最勝音。 

甚深智慧力，入無盡妙音，轉三世諸佛，清淨正法輪。 

一切未來劫，悉能作一念，三世一切劫，悉為一念際。 

一念中悉見，三世諸如來，亦普分別知，解脫及境界。 

於一微塵中，出三世淨剎，一切十方塵，莊嚴剎亦然。 

悉見未來佛，成道轉法輪，究竟佛事已，示現入涅槃。 

神力遍遊行，大乘力普門，慈力覆一切，行力功德滿。 

功德力清淨，智慧力無礙，三昧方便力，逮得菩提力。 

清淨善業力，除滅煩惱力，壞散諸魔力，具普賢行力。 

嚴淨佛剎海，度脫眾生海，分別諸業海，窮盡智慧海。 

清淨諸行海，滿足諸願海，悉見諸佛海，我於劫海行。 

迴向 

（常隨佛

學 

恒順眾生 

普皆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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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三世諸佛行，及無量大願，我皆悉具足，普賢行成佛。 

38 

39 

40 

41 

普賢菩薩名，諸佛第一子，我善根迴向，願悉與彼同。 

身口意清淨，自在莊嚴剎，逮成等正覺，皆悉同普賢。 

如文殊師利，普賢菩薩行，我所有善根，迴向亦如是。 

三世諸如來，所歎迴向道，我迴向善根，成滿普賢行。 

結歸二聖 

42 

43 

44 

願我命終時，除滅諸障礙，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國。 

生彼佛國已，成滿諸大願，阿彌陀如來，現前授我記。 

嚴淨普賢行，滿足文殊願，盡未來際劫，究竟菩薩行。 

願生淨土 

《四十華嚴》最後一卷列有普賢十大願：「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

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

者常隨佛學，九者恒順眾生，十者普皆迴向。」18對照偈文第 1 至第 10 頌與前七

願相當，第 11 頌以下則皆包含在迴向之內。普賢十大願的形成與佛教懺悔思想的

發展有關19，《文殊師利發願經》是其發展中的型態之一，形式上較古老。 

值得注意的是後段偈頌，結歸二聖，並願生淨土。偈云：「普賢菩薩名，諸佛

第一子」，揭示普賢菩薩的地位，見於《華嚴經‧如來出現品》，如來性起妙德菩

薩請問大法，並問此大法之開演者： 

……誰於大仙深境界，而能真實具開演？誰是如來法長子？世間尊導願顯

示！20 

此時如來口中放光，普照十方，右繞十匝後，入普賢菩薩口，意味著如來大

法將由普賢菩薩宣說，普賢為如來第一長子，堪說如來大法。唐代澄觀《大方廣

佛華嚴經疏》注解云：「教以口傳故，如佛說故。」21亦即佛以口傳教法，普賢菩

薩為佛所欽定，宣說華嚴大法，如佛所宣說。 

接著發願：「願我命終時，除滅諸障礙，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國。生彼佛國

已，成滿諸大願，阿彌陀如來，現前授我記。」偈文最後以「嚴淨普賢行，滿足

文殊願，盡未來際劫，究竟菩薩行」作為圓滿菩薩行之註腳，故「文殊願」即是

行「普賢行」，亦即是嚴淨佛土的究竟菩薩行。 

                                                 
18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T10, no.293, p.844b20。 
19 有關普賢十大願與佛教懺悔思想的關係，請參考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

1133-1146；釋聖凱，〈普賢十大行願的形成——以三品、五悔為中心〉。 
20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279, p.262a26。 
2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1735, p.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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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師利發願經》的「普賢行」與「文殊願」反映文殊、普賢二聖信仰的

最早型態，《出三藏記集》收有此經的《出經後記》謂： 

外國四部眾禮佛時，多誦此經以發願求佛道。22 

此處的「外國」或指當時的西域諸國。而在中土，梁代所出的《菩薩五法懺悔文》

以「普賢文殊願」23作為懺悔文之總結，沙門曇宗曾以此菩薩五法為孝武帝唱導禮

懺24，可見至遲在 6 世紀前後，文殊、普賢二聖信仰已經形成，並且是佛教徒發願

禮懺以求佛道的菩薩行者之代表。 

三、「文殊發願」到「普賢行願」的開展 

《文殊師利發願經》雖以文殊為經名，實則內容相當於普賢十大願，並稱讚

普賢行。《六十華嚴》與《八十華嚴》均沒有此一內容，佛陀跋陀羅雖譯有《六十

華嚴》，但並未收入這段偈頌。唐代出現七言體的異譯本，收入《四十華嚴》之最

後一卷，並有不空譯《普賢菩薩行願讚》，同為七言偈頌，內容增益了許多，有 62

偈，部分文句的編排有出入。25另有大英博物館藏敦煌寫本《普賢菩薩行願王經》

（S. 2361、S. 2324），《大方廣佛花嚴經普賢菩薩行願王品》（S. 2384），均為七言、

60 偈，說明唐代之際尚有不同版本的單行本流通，而《文殊師利發願經》是最早

的版本。26各本內容大意相同，最大的差別是經名由「文殊發願」變成「普賢行願」，

將「行」與「願」合併在普賢名下。 

為何從《文殊師利發願經》被改稱為《普賢菩薩行願讚》？印順法師從佛教

思想史的立場做說明，認為在初期大乘中，發揚「『但說法界』的向上智證，菩薩

方便的下化眾生」的「文殊法門」，為多數經典所稱頌，早期的華嚴經典也以文殊

菩薩為主體，而「普賢法門」則與懺悔 、消災障有關，並揭開爾後神佛一體之「秘

密大乘佛教」的序幕。他並指出:「稱為《不可思議解脫經》的，有二部：一是《入

                                                 
22 《出三藏記集》卷 9，T55, no.2145, p.67c6。 
23 《菩薩五法懺悔文》文末云：「雖得佛道，轉法輪、現泥洹，眾生不盡，成佛不捨。普賢文殊願，

發願已竟，洗心作禮。」T24, no.1504, p.1122a1。 
24 《高僧傳》卷 13：「釋曇宗，……嘗為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

為懺悔？」T50, no.2059, p.416a19。 
25 印順認為唐譯二本增加的主要是持誦功德，因為《文殊發願經》在印度原是禮佛時所誦持的，

故後來的譯本加入誦持功德。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 1139。 
26 《普賢菩薩行願王經》，T85, no.2907, p.1452；《大方廣佛花嚴經普賢菩薩行願王品》，T85, no.2908, 

p.1454。此外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還有般若譯本的西夏文版本。各本之對勘比較請參考釋隆蓮，〈普

賢行願品〉，《中國佛教（二）》；周紹良，〈五本《普賢菩薩行願品讚》比較〉；侯沖，〈敦煌遺書和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普賢行願品》〉；馬少雄，〈《普賢行願王讚》漢藏六譯對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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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品》：在人善知識與菩薩善知識──三十三位中，文殊是末後的第二位，最後

是普賢。另一部是《維摩詰所說經》：維摩詰菩薩是一經主體；在『入不二法門』

的三十三菩薩中，維摩詰最後，文殊也是末後第二位，這暗示了『文殊法門』時

代的推移。」27 筆者認為此「『文殊法門』時代的推移」在中土的發展可以從法華、

華嚴二體系的互動來進一步觀察。 

晉本《華嚴經》譯出之前，就已經有多部華嚴系的單品經典流行於中土，其

中又以文殊類的相關經典譯出較早，一般認為文殊菩薩的信仰比普賢菩薩早。而

從全本《華嚴經》的整理可以發現，在整部《華嚴經》七處九會（或八會）的結

構中，普賢菩薩是在文殊之前登場，並多次入佛三昧，於出定之後，以佛神力示

現佛之境界，同時藉普賢行宣說佛在菩薩因地之修行；文殊菩薩則扮演指引者的

角色，以智慧作為修行之導引。初會菩提場時普賢菩薩即列眾菩薩之首，但未見

文殊，第二會普光明法堂時，文殊菩薩才從東方不動智佛金色世界來此土，而第

七、八會重會普光明殿時，均是以普賢菩薩為說法主。明確將普賢、文殊並列為

上首菩薩的是在第九會，也就是《入法界品》。此一品在《華嚴經》所占份量最重，

藉善財童子之參訪善知識，反覆宣說本經修行之鑰──普賢行。（詳見附表） 

《法華經》中文殊菩薩在〈序品〉出現，並且是上首菩薩，宣說《法華》說

經之因緣，可以說《法華經》是以文殊菩薩揭開序幕的；而普賢菩薩則是在最後

《普賢菩薩勸發品》從東方來此娑婆，勸發修持《法華經》，並發願護持。經中並

稱「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如說修行，當知是人行普賢行」28。而

其具體的普賢行，則是在劉宋時曇摩密多譯出的《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所提出，

藉由觀普賢色身進而深入懺悔六根，除罪滅障。29 

文殊與普賢在《華嚴經》與《法華經》中均有重要地位，故隋代吉藏注解《法

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時，引文殊、普賢來說明法華、華嚴均是圓滿究竟的法

門。吉藏《法華義疏》云： 

《華嚴經》七處八會，普賢、文殊善其始；〈入法界品〉流通之分，此二菩

薩又令其終，所以此二人在彼經始終者，世相傳云:『究竟普賢行、滿足文

殊願』故。普賢顯其行圓，文殊明其願滿，故於諸菩薩中究竟具足，顯《華

嚴》是圓滿法門。今說《法華》亦明文殊開其始，普賢通其終，亦顯《法

華》是究竟法。 

                                                 
27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 1145。 
28 《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T9, no.262, p.61b28。 
29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T9, no.277, pp.389-394。424（劉宋元嘉元年）於揚州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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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二經皆明兩大士者，欲顯《華嚴》即是《法華》。為直往菩薩說令入佛

慧故名《華嚴》；為迴小入大菩薩說令入佛慧故名《法華》。約人有利鈍不

同，就時初後為異，故兩教名字別耳，至論平等大慧清淨一道，更無有異，

是故兩經皆明二菩薩也。30 

引文中吉藏明白地指出《華嚴經》文殊、普賢二者的關係，所引「究竟普

賢行，滿足文殊願」前文已論，在此不贅。吉藏接著說明《法華》、《華嚴》二

經皆以文殊、普賢二菩薩之願行俱足來彰顯其為圓滿之法門，但《華嚴經》為

直往趣入大乘的菩薩而說，《法華經》則是為迴小向大的聲聞而說，聽法者根機

不同，故說法時先後有異，也有名字之別，然而若論平等大慧之一乘法，二者

並無差別，「華嚴即是法華」。 

吉藏欲彰顯「華嚴即是法華」，涉及中國南北朝佛教義學之發展，南北朝時，

涅槃學取代般若學成為中國佛教義學之主流，以「實相般若」開展「中道佛性」，

並進一步會通法華的「開佛知見」而大放異彩。31，在法華、涅槃、般若「大化

三門」的基礎上，「因般若入法界，即是華嚴海空」32，開啟法華與華嚴的對話。

在法華與華嚴的交涉中，代表「般若」的文殊是一關鍵角色。前述印順法師在

說明「『文殊法門』時代的推移」時，舉了同為《不可思議解脫經》的《華嚴經‧

入法界品》與《維摩詰所說經》，其中《華嚴經‧入法界品》人善知識與菩薩善

知識共三十三位善知識中，最後兩位是文殊與普賢；《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

門品》共三十三位菩薩中，最後兩位是文殊與維摩詰。有趣的是，在圖像發展

上，文殊－普賢和文殊－維摩是兩組常見的對應組合，並且都與法華、華嚴產

生關連。 

法華造像最早出現的是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出自《法華經‧見寶塔品》，

釋迦佛說《法華經》時，多寶佛塔從地踊現，塔中久已滅度的多寶佛讚歎並證

成釋迦佛所宣講《法華經》皆為真實，又分半坐與釋迦佛，過去滅度的多寶佛

與現在說法的釋迦佛並坐塔中不僅標示著《法華經》的開演，更是般若法身不

生不滅的象徵。 

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常與《維摩詰經》的文殊與維摩同時出現，最早見

於永靖炳靈寺 169 窟北壁後部，編號 11 號壁畫繪有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塔中，

                                                 
30 《法華義疏》，T34, no.1721, p.631a18。 
31 賴文英，〈南北朝「涅槃」學與「般若」、「法華」的會通〉。 
32 《法華玄義》卷十：「今依《法性論》云：鈍根菩薩三處入法界，初則般若，次則法華，後則涅

槃。因般若入法界，即是華嚴海空。」T33, no.1716, p.807c24。 



268 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上方繪維摩詰居士臥於榻上，旁有侍者，並有墨書榜題。（圖六）33 此窟北壁有

西秦建弘年題記，此鋪壁畫年代亦推論在建弘時期（420－428）。34 

 

 

 

北魏開始，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與文殊、維摩組合的關係逐漸明確。北

魏太和元年（477）銘的「陽氏造銅佛坐像」背光背面刻有淺浮雕，上方為釋迦、

多寶二佛並坐塔中，兩側分別是文殊與維摩。（圖七）35 北魏晚期的炳靈寺 128

窟則是在正壁主尊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上方開有兩小龕，龕內分別雕刻文殊

與維摩。（圖八）36 

                                                 
33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永靖炳靈寺》，圖版 15 局部。 
34 題記末有「建弘元年歲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若依玄枵紀年推斷，應為建弘五年。張寶

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頁 12。 
35 金申，《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圖版 29。 
36 炳靈寺第 126、128、132 窟三窟相鄰，窟形、大小、造像佈局皆相近，為同一組窟洞，主

尊皆為釋迦、多寶二佛。第 126 窟門外上方有 513 （北魏延昌二年）曹子元造窟銘文，可作

為斷代依據。 

圖六：炳靈寺 169 窟北壁後部的「維摩詰之像」與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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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造像所見的文殊、維摩與釋迦、多寶二佛，分別以《維摩詰經》和《法

華經》中的主要人物來象徵經教的演法，不同於後期發展的經變形式有較多的敘

事性，而強調其表法意涵。《維摩詰經》中，文殊菩薩問疾於維摩詰居士，並藉此

因緣帶出一連串的法義教示。當維摩詰居士知道文殊菩薩即將到來，以神力空去

屋中所有之物以及侍者，僅留一床榻，並臥在床上以現示疾，二大士相見之初即

在法身空性的議題上交鋒： 

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 

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

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37 

                                                 
37 《維摩詰所說經》，T14, no.475, pp.544b11-544b 15。 

圖七：北魏太和元年「陽氏造銅佛坐像」背面 

圖八：北魏延昌二年炳靈寺第 128 窟正壁二佛並坐及上方的文殊、維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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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對話點出文殊問疾的核心議題——法身實相，亦即般若空性，而這正是

本經如來命文殊問疾維摩之緣由，因為唯有代表般若空慧的文殊堪任問疾。經中

維摩示疾乃至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等神通示現，皆是以法身方便化現

的「不思議之跡」。就外在事相而言，是展現不思議神通，而其內在理體所要闡明

的則是法身的般若空性，這也是《維摩詰經》的宗旨，其所揭示的「不思議之本」—— 

般若法身，正是釋迦、多寶二佛並坐所開顯的法身之義。 

北朝後期，文殊、維摩開始與華嚴的盧舍那法界人中像出現交集，如美國弗

利爾美術館藏的一件北周石造七尊像碑，正面主尊為交腳菩薩，兩側各有一聲聞、

緣覺、菩薩為脇侍，頭光上方有一小塔龕，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塔中，反映出早

期法華思想的延續。《法華經·普賢勸發品》普賢菩薩從東方來，勸人自發聞經，經

云誦持《法華經》的大乘行者可往生彌勒菩薩所處的兜率天宮。主尊下方兩側雕

有文殊與維摩，背面線刻法界人中像。（圖九）38  

 

      
 

河南高寒寺北齊「法界大像」則直接將文殊、維摩表現在法界身上，供養人

中有「法界大像主」題記，正面刻法界圖像，背面四段構圖中，第一、二段皆有

文殊、維摩對坐的場景。（圖十）39 

                                                 
38 林保堯，〈法華造像研究──嘉登博物館藏東魏武定元年石造釋迦像考〉，圖 44、圖 55。 
39 此拓本為 1939 年日本學者水野清一於安陽所得，現藏於京都大學文學部。依題記中「西兗州」

圖九：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北周石造七尊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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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人中像在佛身繪有法界圖像，象徵佛陀法身周遍含容的般若空性，故文

殊、維摩出現在法界人中像中，一方面延續前期對法身般若空性的詮釋，另一方

面也使法身的意義不局限於佛陀而擴及法界。更重要的是，文殊、維摩代表的般

若內涵在法華與華嚴兩大思想間建立了橋樑。 

如上所述，文殊－維摩、文殊－普賢兩組圖像的對應組合與《法華》、《華嚴》

關係密切。兩組圖像中，交集的人物是文殊，代表般若智，對應的維摩與普賢均

具有三昧自在的共通性。《維摩詰經》中所示之不思議神通皆維摩詰之輩等十地菩

薩法身所化現，但若以圓滿果位來說，則是如來境界，即如《華嚴經》中普賢菩

薩所示現的盧舍那境界。普賢入華嚴「不思議解脫」與維摩之「不可思議解脫」

是相通的，只是前者偏講佛果位，而後者是十地菩薩位。《法華經》強調法身的不

生不滅，並會三歸一，迴小向大，故早期法華圖像二佛並坐多搭配文殊、維摩；《華

嚴經》則直趣大乘，標舉法身的周遍含容，乃至華嚴法界身，隨著華嚴思想在中

土漸漸成熟，《華嚴經》盧舍那法身的地位亦趨成形，在華嚴體系下，早期的文殊

－維摩對應組合轉為文殊－普賢。從「文殊發願」到「普賢行願」不僅是普賢信

仰的提升，也是華嚴體系「普賢法門」的建立。 

四、普賢文殊願與念佛三昧的關係 

《文殊師利發願經》最後雖導歸淨土，但並非以往生淨土為究竟，而是得佛

授記，成就淨土。經中所述行普賢行而往生阿彌陀國、為阿彌陀佛現前授記一事，

                                                                                                                                               
存在的時間分析，造像不晚於北齊滅亡，又從拓本所見的佛衣樣式分析，亦呈現北齊特徵。李靜傑，

〈北齊至隋代三尊盧舍那法界佛像的圖像解釋〉。 

圖十：河南高寒寺北齊「法界大像」拓片 

第一段 

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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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曹魏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並涉及北傳念佛三昧的發展。 

阿彌陀佛與念佛三昧的關係最早見於東漢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此經又

名《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般舟三昧除了能見現在十方諸佛悉在前立，若專

念西方阿彌陀佛，不僅見佛，還能往生至阿彌陀佛國，經云： 

其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如法行，持戒完具，獨一處止，念西

方阿彌陀佛今現在，隨所聞，當念去此千億萬佛剎，其國名須摩提，一心

念之，一日一夜，若七日七夜，過七日已後見之。……菩薩於此間國土念

阿彌陀佛，專念故得見之，即問持何法得生此國？阿彌陀佛報言：欲來生

者，當念我名，莫有休息，則得來生。40 

《般舟三昧經》開啟念佛三昧往西方阿彌陀佛國淨土的發展，成為爾後念佛

法門的重要內涵。專念、稱名能見佛並往生佛國，在《十住毘婆沙》將之歸為「易

行」法門，以稱佛名號之無量功德而於此身疾得菩提。41《十住毘婆沙》是《華嚴

經‧十地品》之早期單品經《十住經》的注釋書，為龍樹所傳一系菩薩十地修行

的綱領，解釋初地因何名「歡喜地」云： 

常念於諸佛 及諸佛大法 必定稀有行 是故多歡喜 

如是等歡喜因緣故，菩薩在初地中心多歡喜。念諸佛者，念然燈等過去諸

佛、阿彌陀等現在諸佛、彌勒等將來諸佛。常念如是諸佛世尊如現在前，

三界第一，無能勝者，是故多歡喜。42 

文中先引偈頌，後以長行釋義，謂初地菩薩之所以多歡喜者，是因為念佛與聞

法之因緣，點出菩薩十地修行和念佛三昧的關連性，所指的念佛為念過去燃燈

佛、現在阿彌陀佛與未來彌勒佛，故阿彌陀佛在菩薩十地修行中也具有重要意

義。 

念佛、見佛並能往生彌陀佛國是阿彌陀（無量壽）佛因地所發之願。《佛說無

量壽經》與《般舟三昧經》大約同時傳出，本經敘述無量壽（阿彌陀）佛成佛前

因地為法藏比丘時所發四十八願、成佛因行及其佛國莊嚴之相。43值得注意的是經

首所列與會大乘眾菩薩： 

                                                 
40 《佛說般舟三昧經》，T13, no.417, pp.899a9-27。 
41 《十住毘婆沙》，T26, no.1521, pp.40-45。 
42 《十住毘婆沙》，T26, no.1521, p.26b26。 
43 《佛說無量壽經》卷下，T12, no.360, pp.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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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菩薩、妙德菩薩、慈氏菩薩等此賢劫中一切菩薩。又賢護等十六正

士，……皆遵普賢大士之德，具諸菩薩無量行願。……44 

其中妙德菩薩即文殊菩薩，與會菩薩「皆遵普賢大士之德」，可知此經與《華嚴經》

同樣以普賢菩薩來標舉菩薩行願。又，此諸菩薩皆具甚深禪慧： 

深入菩薩法藏，得佛華嚴三昧，宣揚演說一切經典，住深定門，悉覩現在

無量諸佛，一念之頃無不周遍。45 

此中「佛華嚴」意指成就萬德圓備的菩薩因行以嚴飾佛果之深義，得三昧「住深

定門，悉覩現在無量諸佛」則與般舟三昧見十方諸佛的三昧境界相同。經中法藏

比丘聽聞世自在王如來說二百一十億諸佛剎土，思惟攝取莊嚴佛國清淨之行，遂

發四十八大願，其中多次提到十方諸佛與十方佛土，如： 

設我得佛，十方世界無量諸佛，不悉諮嗟稱我名者，不取正覺。…… 

設我得佛，國土清淨，皆悉照見十方一切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猶

如明鏡覩其面像，若不爾者，不取正覺。46 

又，經云： 

設我得佛，他方佛土諸菩薩眾來生我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除其本願自

在所化，為眾生故，被弘誓鎧，積累德本，度脫一切，遊諸佛國，修菩薩

行，供養十方諸佛如來，開化恒沙無量眾生，使立無上正真之道，超出常

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若不爾者，不取正覺。47 

他方菩薩生無量壽佛國，亦能遊諸佛國，修菩薩行，此為無量壽佛因地為法藏比

丘時所發願，藉由法藏比丘之願力，將菩薩念佛三昧由般舟三昧之見十方佛開展

至十方佛土，文中並強調「現前修習普賢之德」，說明普賢行對菩薩成就淨土的重

要性。 

經中並謂十方諸佛國土菩薩至無量壽佛國，見此國土莊嚴之相，發願己國亦

清淨無異，而為無量壽佛授記成佛。偈云： 

                                                 
44 《佛說無量壽經》卷上，T12, no.360, p.265c17。 
45 《佛說無量壽經》卷下，T12, no.360, p.273a。 
46 《佛說無量壽經》，T12, no.360, p.268a24。 
47 《佛說無量壽經》，T12, no.360, p.268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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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來正士，吾悉知彼願，志求嚴淨土，受決當作佛。 

覺了一切法，猶如夢幻響，滿足諸妙願，必成如是剎。48 

在此所謂的「諸妙願」應是指十方諸佛國來此的菩薩所發「志求嚴淨土」之願，

一如無量壽佛因地所發之願。 

嚴淨佛土更是文殊菩薩之本願。西晉竺法護所譯《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說

文殊菩薩往昔所行之本心志願，便是勸發菩提心以成就嚴淨佛土。49 故《文殊師

利發願經》謂圓滿普賢行並發願往生阿彌陀佛國，並非以往生彌陀淨土為究竟，

而是藉由念佛三昧之力受決作佛，其最終目標是要成就淨土。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觀相品》亦提及普賢、文殊為行者

夢中說首楞嚴、般舟、觀佛等三昧： 

若善男子善女人作是思惟時，如是憶想者、夢見此事者，生生之處恒

常值遇普賢、文殊！是法王子，為眾行者夢中恒說過去未來三世佛

法；說首楞嚴三昧、般舟三昧，亦說觀佛三昧以為瓔珞，覺已憶持無

所忘失。50 

又，《觀佛三昧海經‧本行品》先明念佛三昧能滅諸罪，接著文殊菩薩、十方

十佛、四方四佛、財首菩薩、釋迦佛、阿難等各說自身修念佛三昧之本緣，雖經

中並未提及佛授記文殊往生極樂之事，但其中文殊說其念佛本緣之一段經文，為

後世引為「佛記文殊當生極樂」之依據，可能便是受念佛三昧的影響。51 

五、結語 

綜合本文所論，東晉佛陀跋陀羅譯《文殊師利發願經》的「普賢行」與「文

殊願」反映文殊、普賢二聖信仰的最早型態，雖以文殊為經名，實則內容相當於

普賢十大願，並稱讚普賢行。699（聖曆二年）武則天作《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

                                                 
48 《佛說無量壽經》，T12, no.360, p.273a。 
49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T11, no.318, pp.890-902。 
50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T15, no.643, p.665c29。 
51 如宋代宗曉所編《樂邦文類》卷一〈大藏專談淨土經論目錄〉記載：「觀佛三昧經  佛記文殊當

生極樂  文殊白佛言：我念過去寶威德上王佛時，有長者名一切施。長者有子名曰戒護，子在母胎

以敬信故，預為其子受三歸依。生年八歲，童子見佛，恭敬作禮，一見佛故，即得除滅百千萬億生

死之罪。從是已後，常生淨土，得百千億念佛三昧門。故今釋尊復記之曰：文殊師利! 汝當往生極

樂世界，證入初地。」T47, no.1969A, p.160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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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序》云：「最勝種智，莊嚴之跡既隆；普賢、文殊，願行之因斯滿。」52可知初

唐之時，普賢、文殊仍被視為大乘菩薩願行之代表。 

隨著華嚴思想的成熟與發展，唐代譯本從「文殊發願」變為「普賢行願」，不

僅反映普賢信仰的提升，也代表華嚴體系「普賢法門」的建立。此一法門以念佛

三昧為基礎，不以往生淨土為究竟，而志願嚴淨佛土，樹立華嚴菩薩行之典範。 

  

                                                 
52 《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T10, no.279, p.1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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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華嚴經》的普賢與文殊 

處會 品名 普賢 文殊 

第一會 

菩提場 

世主妙嚴品第一  

如來現相品第二 

普賢三昧品第三 

世界成就品第四  

華藏世界品第五 

毘盧遮那品第六 

佛在菩提場中初成正覺，

一切世間主皆悉雲集。 

普賢菩薩入一切諸佛毘盧

遮那如來藏身三昧，從三

昧起，說世界海十種事、

世界海中一切世界種一切

世界，及佛名號，又說往

古大威光太子本行。 

 

第二會 

普光明殿 

如來名號品第七  

四聖諦品第八 

光明覺品第九 

菩薩問明品第十 

淨行品第十一 

賢首品第十二 

 佛在普光明殿，以神通

力，集十色世界十智佛所

文殊等十菩薩，文殊即唱

名號差別法門、四諦名號

差別。文殊與覺首等菩薩

互相問答，發明法要，說

十信法門。 

第三會 

忉利天 

升須彌山頂品第十三 

須彌頂上偈讚品第十四 

十住品第十五 

梵行品第十六 

初發心功德品第十七 

明法品第十八 

（如來不離一切菩提樹下，升須彌山頂。法慧等十菩

薩，從百剎塵數外十華世界十月佛所而來。法慧菩薩

入無量方便三昧，出定說十住法。） 

第四會 

夜摩天 

升夜摩天宮品第十九 

夜摩宮中偈讚品第二十 

十行品第二十一 

十無盡藏品第二十二 

（如來不離一切菩提樹及須彌頂而升夜摩天。功德林

等十菩薩，從十萬剎塵數外十慧世界十眼佛所而來。

功德林菩薩入菩薩善思惟三昧，出定說十行法、十無

盡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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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會 

兜率天 

升兜率天宮品第二十三 

兜率宮中偈讚品第二十

四 

十迴向品第二十五 

（如來不離一切菩提樹及須彌頂夜摩宮而升兜率天

宮。金剛幢等十菩薩，從萬剎塵數外十妙世界十幢佛

所來集。金剛幢菩薩入菩薩智光三昧，出定說十迴向

法。） 

第六會 

他化自在天 

十地品第二十六 （佛在他化自在天宮，金剛藏菩薩入菩薩大智慧光明

三昧，出定說十地名義。） 

第七會 

重會普光明殿 

 

十定品第二十七  

十通品第二十八 

十忍品第二十九 

阿僧祇品第三十 

壽量品第三十一 

諸菩薩住處品第三十二 

佛不思議法品第三十三 

如來十身相海品第三十

四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第

三十五 

普賢行品第三十六 

如來出現品第三十七 

佛在普光明殿，入剎那際

諸佛三昧。佛自唱十大三

昧名，敕普賢菩薩說之。

普賢菩薩先說十定，接著

又說十通、十忍、九十七

種大人之相，復告大眾應

勤修十法，能具十種清淨

等。 

 

第八會 

三會普光明殿 

離世間品第三十八 佛在普光明殿，與十不可

說百千億那由他剎塵數菩

薩俱。爾時普賢菩薩入佛

華嚴三昧，從三昧起，普

慧菩薩致二百問，普賢菩

薩酬二千答。 

 

第九會 

給孤獨園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 佛在舍衛城給孤獨園，大莊嚴重閣講堂，普賢、文殊

等五百大菩薩及五百聲聞、無量世主俱。 

佛入師子嚬申三昧，普賢菩薩以十種法句，演說師子

嚬申三昧。文殊菩薩勸諸比丘修普賢行，住普賢行。 

文殊辭佛南行，至福城之東，觀善財童子夙因，指示

善財參訪善知識，始從德雲比丘，終至普賢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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